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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自画像的技法改良、战时塑形与
抗战叙事
——基于《自写》的考察

杨  华

Technical Reform, Wartime Self-Fashioning, and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in Xu Beihong’s 

Self-Portrait
Yang Hua

Abstract  Focusing on Self-Portrait, an anti-Japanese war-themed Chinese painting created by Xu Beihong in 1938, this study remedies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to his self-portraits in previous research. As his only self-portrait in the form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the only 
one with a direct anti-Japanese theme, this work holds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for advancing the research on his self-portrait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wartime art.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formal analysis and iconography, the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painting: 
constructing an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through the imagery of "armed figure, ancient trees, broken rocks and flowing water", achieving 
technical innovation by integrating Western realism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brush and ink techniques, and shaping the image of a "cultural 
warrior". Relevant discussions reveal that Self-Portrait realizes the triple unity of self-representation, formal innovation and wartime mission,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practice in the reform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a typical model for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Xu Beihong; Self-Portrait; reform of Chinese painting; bearing Dao through art;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摘　要 本文聚焦于徐悲鸿1938年抗战主题国画《自写》，以弥补既往研究对其自画像研究的不足。该作品作为徐

悲鸿唯一中国画自画像，且与抗日主题直接相关，对完善其自画像研究与战时艺术考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研究运用

形式分析与图像学方法，考察作品以“武装—古树—乱石—流水”构建抗战叙事、融合西方写实与传统笔墨实现技法

革新、塑造“文化战士”形象的内在逻辑。相关探讨揭示，《自写》实现了自我塑像、语言革新与战时使命的三重统

一，是中国画改良的重要实践与现代转型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  徐悲鸿  《自写》  中国画改良   以艺载道   抗战叙事

在20世纪中国画改良运动中，徐悲鸿是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的核心代表。他不仅系统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

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1〕的改良纲领，更以自身创作与美术教育实践为依托，

带动形成了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创作群体，构建了相应的学术脉络，为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关键理论与实

践基础。学界对徐悲鸿的研究成果丰硕，但长期多聚焦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大型历史画、中西融合技法及

其美术教育思想，相对忽视其自画像创作这一兼具个人精神与时代印记的重要维度。〔2〕

〔1〕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2〕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 沈宁《徐悲鸿〈田横五百士〉若干史实考辨》，《美术观察》 2024 年第 6 期； 黄宗贤、蔡国威《延绵于时空转

换中的生成与重构—— 徐悲鸿〈愚公移山〉再研究》，《美术研究》 2023 年第 6 期；华天雪《徐悲鸿形式语言的改良》，《美术研究》

2007 年第 1 期；陈传席《徐悲鸿和林风眠艺术主张之异同和影响（下）—— 兼谈“中西分璧”“中西合瓦”》，《人民周刊》 2024 年 6
月 17 日第 12 版；裔萼《写实与学院：徐悲鸿美术教育体系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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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搜集与整理的文献，目前可

见的徐悲鸿自画像存世有20余幅。〔3〕

1938年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自

写》极具特殊性：它是其唯一以中国

画形式创作，且直接表现抗日主题的

自画像。该作品超越传统自画像的私

域描摹，也突破了徐悲鸿以往“借古

喻今”的隐喻模式〔4〕，将“自我”同

时作为改良对象与表达主体，成为连

接个人艺术探索、改良理念实践与战

时语境的关键视觉文本。

本文立足形式分析与图像学方

法，以《自写》为核心个案，深入探讨

其技法革新、战时形象塑造与抗战叙

事，揭示作品如何完成个人形象到时

代精神的转译，彰显其作为中国画改

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典型样本价值。

一、技法革新：《自写》
中的中国画改良视觉语
法建构

徐悲鸿的《自写》是其“中国画

改良”理念历经二十余年跨媒介探索

后的系统性实践，并由此构建起一套

兼具科学性与民族性的中国画现代视

觉语法。这套语法以中国画为本体，

有机融合西方写实精华，在造型、笔

墨、构图三大维度实现结构性革新，

证明改良后的中国画能够精准表现现

代人物与时代精神，为传统绘画的现

代转型提供了清晰路径。

（一）造型体系：科学写实与传

统传神的现代融合

中国传统人物画长期受程式化影

响，存在“形不准”“重神轻形”的

局限，难以精准传达现代人物的精神

气质。徐悲鸿留欧期间深耕西方写实

主义绘画，将人体解剖学、明暗光影

原理与透视法则纳入创作体系，从根

本上弥补了传统造型的短板。〔5〕这

一积累在《自写》中得到充分释放，

实现了“形神兼备”的现代性突破。

在人物面部刻画上，徐悲鸿突破

〔3〕杨华《徐悲鸿自画像研究》，未刊稿，2025 年。

〔4〕吴雪杉《隐蔽的自我：徐悲鸿〈田横五百士〉新解》，《美术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5〕胡建南《从康梁之说到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社会科学战线》 2008 年第 6 期。

徐悲鸿   自写   纸本设色   115×56厘米   1938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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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三白法”（传统肖像在额头、鼻梁、下巴施以白粉

提亮的程式化敷色方式）与程式化线描的局限，以西方解

剖学为基础，精准把握眼窝、颧骨、下颌等骨骼与肌肉的

结构关系。他以淡赭色为底色，依据光线变化对眼窝加重

墨色表现深邃感，颧骨部位调整墨色明暗展现轮廓，下颌

通过色彩自然过渡呈现与颈部的衔接关系。这种写实造型

在宣纸上塑造出立体感，通过人物的坚定目光、紧抿的嘴

角与微蹙的眉宇，精准传递出沉毅决绝的精神气质，实现

“写实为表，传神为核”的创作目标。正如他所言：“学

画最好以造化为师，细致观察其状貌、动作、神态，务扼

其要，不要琐细。”〔6〕这种对“神”的追求，让西方写实

技法成为传递东方精神内涵的有效工具。

人物体态的塑造同样体现中西融合的智慧。《自写》

中徐悲鸿双臂交抱、伫立乱石之上的姿态，既符合人体动

态规律，又暗含精神象征意义。为准确表现这一姿态，徐

悲鸿运用解剖与透视原理勾勒人物躯干与四肢的比例关

系，通过衣纹的疏密变化暗示身体的转折与力量分布，使

人物形象稳固而富有张力。同时，在科学比例基础上强

化人物的精神气度，让静态姿态蕴含动态力量感，展现出

“文化战士”的坚毅风骨。这种造型方式既克服了传统人

物画的程式化局限，又避免了西方写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琐

碎，实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成为中国画人物造型

现代转型的关键实践。

（二）笔墨语言：传统根基与现代功能的双重拓展

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特质，徐悲鸿在《自写》中并未

颠覆传统笔墨体系，而是在坚守其审美内核的基础上，赋

予其新的造型与叙事功能，实现了笔墨语言的现代转型。

线条的运用是其笔墨革新的核心。作为传统中国画的

灵魂，线条在《自写》中兼具造型与气韵传递的双重功

能。徐悲鸿坚持传统中锋用笔，保证线条的圆劲与力度，

同时根据造型需求灵活调整线条的疏密、粗细与节奏。描

绘人物上衣时，因抱胸与束腰形成的密集褶皱，他以紧凑

细密的线条刻画，线条的转折顿挫精准还原衣纹的形态与

质感；下身衣纹较少，则采用疏朗流畅的线条，形成“密

不透风，疏可走马”的视觉节奏。这种处理既遵循西方写

实原理把握形体结构，又坚守传统笔墨的书写韵律——人

物衣纹线条暗含篆籀笔意，古树树干线条苍劲虬曲，既具

有造型准确性，又传递出坚韧的生命力量，让线条成为连

接中西艺术的桥梁。

墨色的运用则实现了“墨分五色”与西方明暗观念的

有机结合。徐悲鸿遵循传统“焦、浓、重、淡、清”的墨

色法则，同时引入西方绘画的明暗层次理念，通过墨色的

变化营造空间感与质感。为突出人物主体地位，他将人物

面部与衣纹用浓墨与亮肤色刻画，环绕人物的背景山水则

以淡墨渲染，形成鲜明的虚实对比，引导观众视觉焦点。

在古树的刻画中，近端枝叶用浓墨点染，表现厚重的质感

与生机；中部树干以重墨、淡墨交替皴擦，突出结构层

次；远端枝叶则在淡墨中加入了淡绿色进行渲染，既保留

了传统墨色的清雅韵味，又为画面注入了一抹生机，让传

统墨色焕发出新的表现力。这种“近浓远淡”且兼具色彩

点缀的处理，既符合传统“近实远虚”的空间逻辑，又通

过墨色的明暗过渡、色彩的巧妙搭配增强了画面的纵深效

果与精神内涵。同时，墨色变化还承载着精神内涵：浓

墨象征民族蓬勃的生命力与顽强抗战精神，淡墨与淡绿相

伴，暗含对和平与未来的美好向往。

（三）构图形式：科学透视与传统意境的平衡共生

传统中国画多采用“散点透视”，虽能营造灵动的诗

意意境，但难以准确表现物体的三维空间关系，不利于表

现现代现实题材。徐悲鸿在《自写》中引入西方“定点透

视与取景”理念，同时兼顾传统构图的意境美，构建出兼

具科学空间性与传统艺术性的现代构图形式。

《自写》采用“平视定点取景”，将画面清晰划分为

前景、中景、远景三个层次：前景是核心人物形象，占据

画面中心位置，成为视觉焦点；中景是古树与乱石，形成

空间过渡；远景是淡淡渲染的山水与留白，象征广阔的天

地。这种分层构图既符合西方线性透视原理，让画面的空

间关系更清晰真实，令观众身临其境，又保留了传统中

国画“虚实相生”的意境美。前景人物刻画细致入微，为

“实”；中景景物相对概括，为“半实半虚”；远景与留白

朦胧悠远，为“虚”，通过“实”与“虚”的对比过渡，营造

出空灵深远的艺术意境。同时，作品严格遵循传统“主宾

相揖”的构图原则，人物形象为“主”，自然元素为“宾”。

在笔墨运用上，人物刻画线条有力、墨色厚重，细节丰

富；自然元素笔墨相对简练，以衬托主体。这种主次分明

的构图，既保证了人物形象的突出地位，又让自然元素与

人物形成有机呼应，共同传递精神内涵。例如，古树的挺

拔向上与人物的坚毅姿态相呼应，乱石的坚实与人物的沉

稳相契合，流水的灵动则为画面增添了生机与希望，使整

个构图既具有科学的空间秩序，又保有传统绘画的气韵贯

通，实现了科学空间感与传统意境美的平衡共生。

二、烽火淬炼：战时语境对《自写》
的深层塑造

1938年全面抗战的历史语境是《自写》诞生的核心

土壤。这一年，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徐悲鸿于5
月26日创作《自写》时，武汉会战硝烟将起，国家与民

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战争已从远方的炮火转化为徐

悲鸿切身的流亡体验与精神冲击。这种极端的历史“原

境”，彻底重塑了他的艺术观念、创作动机与自我认知，

使《自写》成为烽火淬炼下的精神结晶，记录了艺术家将

个人艺术生命与民族命运熔铸的过程。

〔6〕徐悲鸿《初学画之方法》，邵晓锋主编，范迪安、徐庆平总主编《徐悲鸿全集 ·著述》，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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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争催生的艺术观转型与创作动机

抗战之前，尽管怀抱“改良国画，振兴中华文化”的宏

大志向，徐悲鸿的社会角色本质上仍是一位立足于学院与

画室的文化精英。其代表作如《田横五百士》《徯我后》

等，虽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对民族气节的呼唤，但采用

的仍是“借古喻今”的历史寓言模式，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

离。然而，“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这一切，徐悲鸿被迫

辗转于华中、西南，目睹了山河破碎、生民流离的惨状。

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艺术观念发生深刻转变：从以往追

求纯粹审美的“为艺术而艺术”，彻底转向以“艺术救国”

为核心的“为人生而艺术”。〔7〕他积极创作鼓舞民心的作

品、举办画展为抗战募捐，艺术于他也已成为凝聚民心、

激励斗志、抗击外侮的文化行动。1938年5月，徐悲鸿从

武汉返回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虽远离前线，抗日热情与责

任感却丝毫未减。他迫切需要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抗战决

心，传递民族精神，于是创作了《自写》这幅直接表现抗

日主题的自画像，使其成为“艺术救国”理念的视觉宣言。

（二）战时语境下的“文化战士”身份建构

《自写》中“文化战士”形象的塑造，完全植根于战争

语境的现实需求，是徐悲鸿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也是

对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画面中，他身着白衬衣、领带与

西装，紧束武装带，双臂交抱于胸前，伫立在乱石之上，

神情肃穆，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这一形象彻底颠覆了传

统文人自画像的隐逸范式，展现出一种主动迎战的姿态。

传统文人自画像多以宽袍大袖、超然世外的形象出

现，如倪瓒的自画像孤高清寂，金农的自画像闲适自得，

传递的是远离尘嚣、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而在战争语境

下，这种隐逸的形象已无法代表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徐悲

鸿塑造的“文化战士”形象，是对传统文人身份的突破与

重构——他将“文”与“武”的符号系统进行并置缝合：画

面中的白衬衣、领带与西装，象征着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现

代身份，腰系武装带则代表主动迎战的战斗姿态。白衬

衣、领带、西装与武装带的符号并置，是“文化战士”身

份的直接象征，它将徐悲鸿“以笔为枪”的决心具象化，

表明他虽不能亲赴前线杀敌，却要以艺术为武器，投身

抗日救亡的洪流。人物双臂交抱、稳立如山、目光远眺，

并非单纯的个人气质描摹，更是面对国难时应有的迎战姿

态。这一形象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缩

影，展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三）战争对作品精神内涵的淬炼

战争不仅塑造了《自写》的外在形象，更深刻影响了

作品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表达，让画面中的每一个视觉元素

都承载着时代的苦难与希望。

在精神内涵上，《自写》传递的不仅是个人的情感志

趣，更是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对胜利的渴望与对民族精神

的赞颂。画面中的古树扎根乱石却依然挺拔，象征着中华

民族历经磨难却根基永固、生命力顽强；乱石象征着被战

火摧残的破碎山河，却以坚实的形态暗含“根基未动”的

坚定立场；流水则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苦难中不息的生命力

与对未来的希望。这些元素与人物形象相互配合，构建起

“山河破碎而生机不息”的精神内核，既反映了战争带来

的苦难，又传递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与对和平的向往。

在艺术表达上，战争的紧迫感与严肃性让《自写》的

笔墨风格更趋厚重、凝练。徐悲鸿在创作中突破了传统自

画像中常见的细腻柔婉，转而采用刚劲有力的线条、浓重

沉稳的墨色，增强作品的力量感与感染力。例如，古树的

树干以浓墨枯笔勾勒，线条苍劲有力，兼具沧桑感与生命

力；人物的衣纹线条准确表现出衣物的质感与人物的坚定

姿态。这种笔墨风格的转变，正是战争语境下艺术表达的

必然选择——它需要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传递精神力量，

唤醒观众的爱国情怀与抗争意志。

三、视觉史诗：《自写》中的抗战叙
事建构

《自写》最核心的艺术突破，在于徐悲鸿将“自我”创

造性地转化为“中国画改良”与抗战叙事的双重载体。〔8〕

这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让作品既成为技法革新的实

践样本，又成为时代精神的视觉宣言。

徐悲鸿通过人物形象、自然意象、题诗款识的精心设

计，构建起一套完整、深刻且极具感染力的抗战叙事。这

套叙事以高度提炼的象征符号与充满张力的艺术语言熔铸

个人、民族与时代精神，完成了“视觉史诗”的审美建构。

（一）人物形象：“文”“武”融合的抗战主体叙事

《自写》中的人物形象是抗战叙事的核心，徐悲鸿通

过自身形象的塑造，完成了从文化精英到“文化战士”的

身份转型，为抗战叙事确立了主体形象。这一形象的核心

叙事逻辑，是“文”与“武”的融合共生。画面中，徐悲鸿

的白衬衣、领带与西装共同构成“文”的身份标志，武装

带的搭配，为文人气质注入了力量、斗争与行动的意涵。

这种符号并置，视觉化了一个核心概念：在抗战的特殊语

境下，“文”必须蕴含“武”的精神，“文化”本身就是一种

需要坚定捍卫，并能够主动出击的“阵地”。

人物的姿态与神情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叙事。与武装带

相呼应的双臂交抱姿态，传递出坚定沉稳的气质，展现出

誓死抗争的抗战精神；伫立在乱石上的站姿则象征着在苦

〔7〕吴洪亮《造化为师，山水新载—— 浅析徐悲鸿的山水题材中国画创作》，毕宝祥、沈阳主编《2023 · 第三届徐悲鸿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精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94 页。

〔8〕本文使用的“双重载体”具体指“自我”兼具“改良对象”与“表达主体”双重属性：前者以自身形象验证中国画改良的可行性，后者

通过自我塑像传递“文化战士”的担当、绑定个人与民族命运，为《自写》的核心创新，实现技法与精神表达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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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中坚守的民族精神。人物面部神情的刻画极具表现力：

深邃的目光既饱含对民族前途的忧虑，更充满对胜利的坚

定信念；紧抿的嘴角显露出国难中的决绝与担当；微蹙的

眉宇则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这种神情

与姿态的结合，让人物形象成为抗战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的

精神缩影，诠释了个体知识分子如何将其文化素养与精神

力量，转化为以笔为戎、唤醒民心的文化抗战中坚力量。

（二）自然意象群：“破”“立”交织的民族寓言叙事

画面中的“古树—乱石—流水”构成了一组完整的自

然意象群，这些意象是经过徐悲鸿精心设计的精神符号，

构建起“破”与“立”、“危”与“机”相交织的辩证叙事，

成为民族命运的深刻寓言。

古树是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的象征。徐悲鸿以传统浓

墨枯笔勾勒树干，融入篆籀书法笔意，线条盘虬顿挫，充

满挣扎与抗争的张力；以皴擦点染技法表现树皮质感，粗

粝沧桑，仿佛布满战火与岁月留下的伤痕。古树扎根于

乱石之中——中华民族赖以生息的山河（乱石）遭日寇侵

略而破碎，扎根于此的中华文明（古树）虽饱受摧残，但

五千年的精神根脉深植大地，其生命力无比顽强，即便在

废墟与血火之中，依然保持着不屈的生机与向上的意志。

乱石的意象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以破碎、嶙峋的

形态，象征着被日军侵略摧残的破碎山河，传递出战争带

来的苦难与创伤；另一方面它坚实、厚重的质感，又暗含

“民族根基未动”的立场，喻示中华民族虽遭巨大灾难，

但抗日决心坚定不移，民族根基不可动摇。流水则为这则

寓言注入了“生机”与“希望”的维度，徐悲鸿借鉴传统勾

水法，以灵动流畅的线条表现流水的动态，巧妙运用留白

暗示流水的开阔。在《自写》的抗战语境中，流水隐喻着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不息的生命力与对和平、胜利的希望。

（三）题诗款识：图文互文的抗战精神升华

题诗款识是《自写》抗战叙事的点睛之笔，徐悲鸿题

写的“乱石依流水，幽兰香作威。遥看群动息，伫立待奔

雷”与画面图像形成精密互文，既丰富了叙事内涵，又升

华了精神主旨。

“乱石依流水”直接呼应画面中的自然意象，将自然景

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乱石”象征遭侵略破坏的山河与

民族苦难，“流水”象征中华民族不息的生命力与希望，诗

句既描绘了画面的视觉景象，又隐喻了“山河破碎而生机

依存”的抗战现实，让自然意象的象征意义更鲜明深刻。

“幽兰香作威”以幽兰自喻，展现了文化战士的精神品格

与担当。幽兰在中国文化中象征高洁、坚韧的气节，徐悲

鸿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香作威”，这里的“威”并非

武力的威慑，而是精神上的力量：以作品传递精神力量，

感染民众、唤醒爱国意识，彰显出文化抗战的磅礴力量。

“遥看群动息”中的“动”指代战乱纷争的时局，“息”

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对和平的深切渴望，二是呼吁民众在

乱世中保持理性与坚定的信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徐悲

鸿希望通过这句诗传递冷静、坚定的精神，鼓励民众相信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伫立待奔雷”是全诗的高潮，也是抗

战叙事的核心宣言。“奔雷”象征着全国性的抗日反攻与民

族觉醒的洪流，“待”字传递出徐悲鸿蓄势待发、抗战必胜

的坚定信念，与他昂首远眺、神情坚毅的姿态完美呼应，

让人物形象更丰满，精神内涵更深刻，将个人的抗战决心

与民族的反攻希望融为一体，使整个抗战叙事达到高潮。

（四）艺术观转型：从“借古喻今”到“直面现实”的

叙事革新

《自写》的抗战叙事，本质是徐悲鸿艺术观从“借古

喻今”到“直面现实”的深刻转型的视觉呈现。此前，徐

悲鸿的作品多借助历史人物、寓言故事隐喻民族精神，如

《田横五百士》以古代义士隐喻气节，《愚公移山》以寓

言故事象征坚韧，始终与现实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

而在《自写》中，他彻底抛弃了间接隐喻的叙事模

式，以“自我”为直接载体，直面抗战现实。这种转型让

叙事更具冲击力与真实性：不再是对历史的回望与诠释，

而是对当下苦难的亲历与回应；不再是对群体精神的抽象

颂扬，而是对个体担当的具体展现。通过“自我”这一个

体样本，徐悲鸿将无数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处境与精神状

态具象化，让抗战叙事从宏大的群体历史，下沉至鲜活的

个体生命体验，既增强了情感共鸣，又强化了精神感召

力。这种叙事革新，不仅是艺术表达的转变，更是艺术家

对时代使命的主动担当，标志着“中国画改良”彻底走向

“以艺载道”的现实关怀之路。

结语

《自写》作为徐悲鸿“中国画改良”理念的巅峰实

践，在技法改良、战时形象塑造与抗战叙事的三重维度

上实现了完美统一，成为承载民族精神与时代使命的艺术

丰碑。在技法层面，作品构建起融合西方写实与传统笔墨

的新视觉语法，从造型、笔墨、构图等维度完成中国画语

言的现代转型，证明了传统绘画吸收外来养分后的强大

生命力；在战时形象层面，战争催生了徐悲鸿从“艺术革

新者”到“文化战士”的身份转型，塑造了作品的精神内

核与形象特质，让“中国画改良”与民族救亡紧密相连；

在抗战叙事层面，作品以“以笔为戎”的担当精神，通过

“文武融合”的人物形象、“破立交织”的自然意象与图文

互文的题诗，构建起“个人—民族—时代”的多重叙事，

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精神武器。

这幅作品完成了艺术与精神的双重“塑像”：既是徐悲

鸿个人艺术观从“借古喻今”向“以艺载道”升华的自我塑

造，也是中国画现代转型的典范。它突破了传统自画像的

局限，打破了“传统中国画无法表现现代现实题材”的偏

见，为中国画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兼具精神高度与方法启示

的路径。其蕴含的艺术理念与时代精神，对当代中国美术

扎根现实、传承文脉、守正创新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杨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居科学学院

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李方红）


